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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在花蓮後山長大，愛玩的爸爸是第一個讓他感受學習趣味的老師。帶著他們觀察大自然、在雨中聽雷聲和閃電理解光速和音速的差別……讓他從小就因為好玩，對所有知識都充滿好奇和學習的欲望。
童子賢　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投資協助誠品書店的創立 　贊助【在島嶼寫作】文學家紀錄片系列
我在六○年代長大。外表假裝活潑開朗—是鄉下學校的班長、樂隊隊長、演講代表、孩子頭。國中二年級一個人花十二個小時自花蓮瑞穗轉三次車，獨自到台北、代表學校開「四健會」。但是，我的內心非常孤獨安靜—不需要朋友，像孤獨的一匹小獸。可以足不出戶十天十夜，只要有書本陪伴就行。
讓我對於學習具備強烈的好奇心，是爸爸深刻的影響。
爸爸天生就很會教小孩，他個性和藹、又深具啟發性。我有五個兄弟姊妹，排行老四。從小住在花蓮後山，鄉下雖然物質較貧乏，但父親常常誘導我們觀察大自然。比方說他先教導我：音速是每秒三百多公尺，然後下雨天遠遠觀察閃電，帶我們站在屋簷下細數雨滴讀秒，大家一起觀察，數幾下後會聽到雷聲。觀察中，我們發現：有的雷比較遠，閃電後可能五秒才會聽到，有的雷聲來得快，父親就會解釋，這個雷響就從一公里半以外的山頭傳來。就這樣，我們在快樂的雨天看閃電與數落雷遊戲中，理解了觀察大自然也理解光速和音速的差別。
還記得美國阿波羅號登陸月球那一天，平常整個花蓮連電視都收視不良，很少家庭有電視，爸爸帶著我們跑到鄰鎮收得到電訊的人家家中，一起看登陸月球。爸爸非常喜愛求知，他在阿波羅號準備登陸月球前一、兩個月就開始給我們天文教育，他會想辦法去找很多日文的天文書籍，帶著我們一起觀察星星和月亮。爸爸告訴我們，地球到月球距離三十多萬公里、阿波羅號飛行了三天，我們一起計算阿波羅號的時速，感嘆科技的神奇。那時，抬頭仰望星空，看著這麼遙遠的月球，想著美國人卻登陸，覺得很奇妙、也非常好玩。
從小，我就從「玩」裡面，得到很多樂趣。比方說拿杯子裝高高低低的水，敲打會發出不同高低的聲音。運用這樣的原理，我會拿著竹子，用炭火燒紅鐵絲，然後在竹筒上穿孔，自己做笛子，一邊做一邊試 Do Re Me音階。
從「玩」中嘗試極限
除了這些，我也玩過很多現在回想起來，非常危險的嘗試。比方說，拿鐵絲燒得很紅，然後用來切割廢棄的米酒瓶……還有很多真的很危險的「遊戲」。
小時候這麼皮，為什麼可以很幸運沒有發生什麼大意外？現在回想其實是因為爸爸總陪在我們身邊。父親除了平時修錶磨鏡片的工作，也是義勇消防隊。那時在鄉下，只要一聽到警報噹噹噹聲音，村子裡的叔叔伯伯，就很自動放下手中工作，開始騎腳踏車向消防隊集合救火。    

我當時很崇拜叔叔伯伯衝入火場救火救人的勇氣。他們都是義消，爸爸是義消小隊長，有接受過正規救生的訓練。那時花蓮很多溪流湍急，家長多半都禁止小孩游泳戲水；可是在我家，爸爸卻反其道而行，不會禁止我們嘗試危險，而是親自帶著我們去認識危險。爸爸一手救生技巧，到了暑假，常常把店關上，就帶我們去玩水。他藉著陪伴的機會，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很危險，但是在認識危險的前提，還是可以嘗試。爸爸用大自然當教室，教會我們很多大自然的東西。
爸爸對知識很尊敬，很珍惜知識的來源，他會訂日本的文學雜誌、《讀者文摘》等，會跟我們講日本歷史和三國演義的故事。我從爸爸的講述中，認識織田信長、武田信玄等歷史人物。
爸爸是第一個讓我感受到學習趣味的老師。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只要有一點點物質，就覺得好棒。父親鼓勵我們運動，會在拮据的支出中，湊錢買真正的棒球和手套，還要騎兩個小時的摩托車到花蓮市去買。因為他覺得棒球是很好的運動，小孩應該要能接觸這種運動，就鼓勵我們正規的去玩。
偷拿硫磺與硝石造火藥
後來到台北念台北工專時，剛開始念工科有點苦悶。當時自己感覺更愛好文史哲，但因為我想早一點工作和就業，才選擇念工專。在慘綠少年的情懷中，只要想起父親再艱難環境都不曾放棄學習，因此一面在電子工程專業中苦修苦練，一面參與文學社團抒發熱情。後來微處理機的潮流崛起，這個有趣多變的領域激發了我的熱情，我開始狂熱的投入學習。
興趣是可以培育也可以激發的，想起我幼年喜歡動手做手工藝，小學四年級起，我就偷拿外公中藥店的硫磺與硝石去造火藥，原來喜歡摸索與嘗試新事物是我的天性呢。學習這件事像是余光中〈白玉苦瓜〉詩句吟詠的，「曾經是瓜而苦，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第31期，2012年01月）
**********************************************************************************
與書的美好經驗         文/詹宏志(網路家庭董事長)
我很愛看文人的傳記，就是想知道他們怎麼開始進入書的世界，也因此了解到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但大體上都是由某件事開啟了那扇門。像錢穆先生是從三國演義開始的，從那裡開啟了他讀書的欲望。
而胡適之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提到，他小時候有一次揀到一本破爛沒有封面的書，只有前半部，一看之下，整晚不終卷不眠，一個晚上便讀完了，因為不知道書名是什麼，也不知道後文。心裡實在很惦記著，天一亮便迫不及待的找人問書名，那人看了就說，是《水滸傳》，從此便一路看了下去。
開啟閱讀興趣，我個人也有類似胡適的讀書經驗。小時候住鄉下，因為書不多，也沒有別的書可讀，只要拿到隻字片語，即使沒頭沒尾的，都是要把它看完。那裡的民眾服務社裡面有個小圖書館，大約有兩個書櫃，各十四層的書架。因為自己沒有書可讀，所以每天都會到那裡找書來看。
有一次，看到一張過期的國語日報，裡頭有一張很可愛的恐龍圖畫，小小的恐龍上面有一條條的條紋，和一對小小的翅膀。故事叫做「我爸爸的恐龍」。
故事是講一個小孩很有愛心撿了隻被雨淋濕的貓，貓卻被母親趕出去，小孩追出去跟貓道歉，才發現原來這隻貓會說話。貓問了小孩的願望，告訴他可以到某座島上去救一隻被拘禁的恐龍，恐龍就能幫他完成願望。於是小孩回家收拾包袱，帶了牙刷、棒棒糖等各式各樣的東西，準備去找那隻恐龍…。
這是連載的故事，但只到此為止。這對小孩子來說，是那麼喜歡又有趣的故事，沒有下文，當然就跟胡適之一樣著急。後來我一直以為我已經看完這故事了，在我有小孩後，就完完整整的講出這個故事。
在我第一次看到這故事的三十年後，有一天我在日本一家專門賣繪本的書店，看見了英文原版，打開一看，後面的故事跟我記得的都不一樣。後來才明白，是因為我太想知道故事的後續，在成長過程的想像與睡夢中，不知不覺的補齊了故事的畫面，只是再也無法恢復成作者所描述的版本。
這個例子傳達著一種訊息：讀書並不是從規律、計畫、程序裡產生的。我們從小到大，聽過很多對讀書次序的建議，上小學時會有人跟你說：數學、國語基礎要打好，以後再看別的書；到了國中，就建議先把考試準備好，別的書以後再看。書的順序都規畫好了，但這些都不是那些喜歡讀書的人的經驗。喜歡讀書的人一定跟書發生過美好的經驗，不是因為有很好的計畫，是因為有一個美好的經驗。
因為想知道故事的下文，一找三十年，當中沒有找到那本書，可是找到其它幾千種別的書，也都讀了它；因為這本書好看，所以想知道還有沒有跟它一樣好看的書，有時候會找對，有時候也會找不對；有時候看不懂、有時候發現新世界；就是這美好經驗一直在督促著我們，誘引、召喚著我們，讓我們越過星星、太陽、月亮，一本一本的追蹤而去。
看故事，經歷情感的洗禮，很少文人的啟蒙書是所謂很了不起的書。男生看「強盜書」如《水滸傳》，女孩就看「羅曼史」如《紅樓夢》等。
當然也有例外，就我所見大概只有英國的經濟學家、實用主義的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是從很小的時候就讀了由成人智慧所整理成的經典。
有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史蒂格勒，編了摘錄有經濟學文獻上，代表歷史上影響經濟史發展的重要事件字眼的有趣的日曆給朋友，香港的經濟學家張五常也拿到了，他看到了一段引文，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給他父親朋友──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信，說：「你借給我的羅馬帝國興亡史上冊，已讀完，覺得非常有意思，是否也可以把下冊借給我？」
張五常很意外，為什這樣一段文字會被引用在這日曆上，因為其上所引的每一段文字都是很重要的，而這段話看起來一點也不重要
他就打電話去問他的老師─史蒂格勒，他要張先生去查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說這句話的當時是幾歲，一查才知，那時他才不過是個六歲的小孩而已。
不過，因為他沒有經過童年這個階段，後來他自傳中說道，他父親死的時候，雖然他已是成人，但因為沒有成熟的EQ，他的精神瀕臨崩潰；雖然他是天才，可是因為小時候生活裡沒有故事、童話的浸染，所以人格上缺少面對更多複雜情感的洗禮。
因為看故事，你會經歷緊張恐怖而最後又沒事的過程，這些都是心情起伏的洗禮，經歷了危險後得到安全。雖然不是親身經歷，但這是情感上經歷自我成長演練的過程；由此，我們便能理解斯圖亞特為什麼會在父親死後有瀕臨崩潰的情感危機了！
(本文摘自《生活啟發大智慧》書中〈一生的讀書計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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